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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中国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在美国接受西方主流思想，两种思想老打架。他为今日社会上出现的

拜金、信仰虚无现象而深感痛苦。但愤怒归愤怒，人到中年，阳和平还是回到了中国。他说：“有些中国人

是‘香蕉’，黄皮白心；我是‘鸡蛋’，白皮黄心。”

阳和平，1952 年出生于北京，

国际友人阳早与寒春的长子。美国

拉特格斯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教

于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

院。他亲历了中国的“大跃进”和

“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对新中国

的历史有深刻的研究。在中国工作

和生活期间，他多次应邀到高校作

讲座，评点中国经济和新中国历

史，讲述他们一家人与红色中国的

传奇经历。

阳和平穿着短裤和白色背心，

手里拿着一把“痒痒挠”，鼻梁上的

眼镜就快要滑落到鼻尖上，慢条斯

理地说着带京腔的中文。要不是大

鼻子、深眼窝的“洋人”脸孔，他看

起来和北京胡同里的一个普通老

头儿没什么区别。

平时，阳和平不看电视，偶尔

看看连续剧，像《井冈山》、《长征》、

《恰同学少年》等一批主旋律剧，他

倒是全看了。

父母的故事，阳和平已经不知

道自己到底对人讲述过多少次了。

那是两个美国人如何受到共产主

义的感召到中国来寻求出路，并结

为连理，留在这里继续奉献的故

事。

寒春和阳早共孕育了 3 个子

女――阳和平、阳建平、阳及平。这

一家美国人，以独特的方式见证着

新中国的历史。

在中国媒体上，美国人寒春和

阳早常常被描述为高尚的人、伟大

的战士，他们放弃优越条件来到中

国。但阳和平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他

说：“我父母是到中国找出路的，对

他们来说，到中国来是一次解放。”

母亲寒春，与杨振宁是同学，

当年她为什么来中国？阳和平觉

得，对于当时的母亲而言，中国是

唯一的出路。一个 1921 年起就在

美国对核物理进行钻研的科学家，

发现自己不管搞什么研究，最后都

会被军方利用，变成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的一部分，她觉得自己手上有

血，所以必须放弃。

“文革”爆发之初，阳和平刚刚

十几岁，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候。

像那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一样，那

场运动对他的影响非常深远。特别

是后期对马列原著的通读，令他至

今难以忘怀。

1969 年，阳和平被分配到北京

红星工厂工作。第一年他还跟其他

工人一样，学习生活都在一块儿，

但是后来便开始“里外有别”了，不

让外国人参加学习。有一次，厂里

组织学习 6篇马列原著。组长说：

“和平啊，今天晚上的讨论你可以

不参加了。”

阳和平说：“我想参加。”组长

说：“不，你可以不参加。”

阳和平气坏了，赌了一口气，

不让参加那就自己读。他花了好几

年的工夫，读完了马列原著。正是

这套论著，对他后来的世界观形成

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

“现在人们都对提出阶级或阶

级斗争特别反感。但是现在，中国

有权有势的不是工人阶级，这个是

事实。”阳和平说道。

回忆自己 60 年的人生，阳和

平两次流出了泪水。一次是他讲到

父亲去世后，母亲的孤寂；另一次

是讲到 1976 年，他在广播里听到

毛泽东去世的消息。

阳和平说，他至今最向往的仍

然是毛泽东时代，他怀念那个时候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977 年，他曾在光华工厂呆过

3 个月。后来有很长时间，他一直

琢磨不透自己为什么老怀念在光

华的生活，现在总结出来了，就是

因为“那个时代工厂里一个平等的

关系”。再后来，置身美国多年，他

也没有找到那种平等感。当然，那

种关系只属于过去的时代，只属于

当年的光华工厂，只存在于阳和平

的记忆里。

也正是因此，才令阳和平面对

今天社会的种种拜金、信仰虚无现

象而深感痛苦。

幸好学了马列主义，阳和平懂

得“历史长河”到底是怎样的时间

概念。阳和平一直记得父亲曾说

过，革命斗争要有历史感、斗争感

和幽默感。因为父母也是这么过来

的，在中国那么长时间，他们也并

非一帆风顺。阳和平说：“就是斗

争，各种各样的斗争，人活着，社会

里就有斗争，但是你懂得这个历史

趋势，懂得斗争的根在什么地方，

你把这看透了，看懂了，你就知道

这东西是暂时的。”

阳和平说，母亲人生的最后几年

过得很悲观，对于中国曾发生的一些

事情常常感到不解和失落。他便告

诉母亲，眼前有些东西是暂时的。

今天一些社会现象让人愤怒。

与父母一生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

相比，阳和平的思想之路走得曲折

而艰辛。

“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了改

革开放。对于眼前的一切，阳和平

产生了困惑：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

东西？那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按

照经济规律办事。80 年代初，阳和

平觉得这话是对的，但脑子深处

“马列主义的东西和主流经济思想

老打架，特别混乱”。30 多年以后，

阳和平觉得自己才弄懂“有些东西

为什么是错的”。

1979 年，阳和平去了美国，一

边做工人，一边念书，花了 7 年时

间才毕业。1988 年又开始读研究

生，到 1997 年才拿到博士学位。

阳和平觉得自己难以融入美

国。在猫王和鲍勃·迪伦的年代，他

不喜欢摇滚乐，听到爵士乐更感觉

像“拿指甲擦黑板的那种声音，是

一种折磨”。他同样不喜欢美国的

派对文化，对酒精、大麻统统“不感

冒”。偶尔，阳和平也想在音乐中跳

跳舞，可他似乎变成了一个羞涩的

东方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舞动。

在美国的几十年，阳和平完全

有机会跻身中产阶层，但他不认为

那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他说：“人

们总以为有车有房好像就是奋斗

目标。我到美国后，车也有了房也

有了。照样受压迫，这是一个生活

水平的问题，不是地位的问题。人

的地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物

质是两个概念。”

当年之所以选择去美国，阳和

平说是因为好奇。但到了美国，他

却陷入另一重迷茫。读研究生期

间，他在私人公司当白领，但同时

他还有一些“左派”的朋友，同时跟

唐人街里的偷渡者保持联系。与好

几个群体同时接触，他就好像同时

生活在好几个世界里。

就在那时，阳和平经历了信仰

危机，他曾经所信仰的一切都被妖

魔化，自己却没有足够的自信和精

力去反驳，只是一步步后退，好像

打败仗。阳和平说：“在美国，我对

社会主义，对马列主义，对毛主席，

慢慢才有一个新的思路。”

阳和平并不否认，今天的中国

有时让他很愤怒，他说：“黑煤窑、

黑砖窑，还有强拆，社会的不平等

现象特别多。”

但愤怒归愤怒，人到中年，阳

和平还是回到了中国。他说：“有些

中国人是‘香蕉’，黄皮白心；我是

‘鸡蛋’，白皮黄心。”

回中国的想法很早就

有，但没有条件――孩子还

小。后来孩子大了，他就又开

始考虑是否回中国了。对他

打击最大的，还是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发动的第一次海湾

战争，他说：“明明美国打伊

拉克是为了石油，却还像伸

张正义似的……美国人自己

不太会教育自己，第三世界

国家把帝国主义打败了、打

痛了，才能教育美国人民。”

阳和平问自己：“在美国

呆着，有什么意义呢？

“我所关心的东西，是对

毛泽东时代的研究，但是到

哪儿去找这方面的人呢？还

是得到中国来，这里毕竟还

有大批研究马列主义、研究

毛泽东时代的专家，好多老

革命还活着呢，起码跟人家

谈谈，过去不清楚的、不了解

的就慢慢弄清楚了。”

阳和平说，“我现在没有

去美国的愿望，连去参观的

愿望都没有。”在美国很孤

独，到中国就不会。在中国，

阳和平得以谋生的是一份大

学里的教职，虽然也有头衔，

但是两年一聘。

昔日的大环境没有了，

对过去时代的怀念也缺乏知

音，阳和平却在“研究毛泽东

时代政治和经济”课题中重

新找到寄托。他不认为自己

的人生有什么了不起，尤其

是与父母相比，他也不认为

讲自己的故事，出一本传记

有什么意义，他的趣味在于

写“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经

济”的感悟和思考，他决心投

入其中，好好研究建国后的

历史。

在中国，为了避免自己的

感情变成“资本主义的”，阳

和平拒绝投资股市，也没有

选择通过跨国公司到中国来

工作，因为如果那样做，他的

感情“可能会站在帝国主义

一边”，而这是良心上不允许

的。阳和平相信，只有立场稳

定了，事情才好办。

如今，阳和平自嘲自己

是四不像：“我，既不是中国

人又不是美国人，既不是知

识分子又不是工人。”这种四

不像体现在身份认知上便颇

为复杂：对美帝国主义特别

仇恨，但是又觉得自己是美

国人；对中国富有感情，又得

小心不去陷入民族主义。

阳和平说，在美国他会

觉得很孤独，到中国来就不

会。但是，他觉得中国人太过

“崇洋”：“价值观、审美观，什

么都以美国为标准，选什么

教科书都是看美国的，好像

那才是最权威的。甚至中国

哪个将军好，都是因为美国

人说过他好。美国人有什么

资格评价中国的将军好坏？”

1948 年，寒春来到中国，

经宋庆龄安排到延安从事农

牧业技术工作。次年 4月，她

和也是来自美国的阳早在瓦

窑堡的一个窑洞里结了婚。

他们在中国养奶牛，研究

农业机械化，也轰轰烈烈地学

大寨，闹革命，贴大字报，送子

女上山下乡。甚至在新时代，

还给中央领导递纸条反对拆

迁。2004年，寒春获得中国第

一张“绿卡”；2009 年，她还成

为“感动中国”候选人。

2003 年，阳早去世。2010

年，寒春在北京病故，享年 89

岁。他们在中国相遇，也在这

个国家告别。在寒春的追悼会

上，跟许多参与者的激昂情绪

相比，阳和平看上去则显得格

外平静和理性，他在发言中

说：“中国人老觉得他们多伟

大，放弃了很多，其实没放弃

什么，他们的一生非常幸福，

干自己喜欢干的事，而这个恰

好符合人民的需要。”

直到现在，阳和平兄妹三

人都认为：“父母那一辈真幸

运，可以不为个人的小圈子

着急，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工

作里，投入到新中国的生产

建设里。”（来源：北京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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